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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毕业话题

杨浦记忆

梦想话题

记忆中的“山景房”

彩 ■诸德清

岁月悠悠

■周维正 文

“针儿走，线儿密，含着热泪绣红
旗……”“我爱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在新江湾城的生态走廊，
每逢双休日早晨几乎都会有那些饱
含深情、旋律优美的歌声乘着晨风飘
过，也穿过风雨传来……这是杨浦新
江湾城“湿地歌友会”的老年歌友们
在活动。

有不少人还记得，五六年前的时
候，退休工人李阿姨骑着自行车，经
常来到新江湾城生态走廊的小河边，
对着随风起伏的芦苇唱歌。恰巧，有
位放鸭子的老人在这里吹笛子。后
来，两人结成一吹一唱组合，演唱那
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竟引来了不
少人聆听。再后来，很多听歌人加入
了唱歌的行列。有的把朋友介绍来，
还有的把家里那一口子也拉过来。
除那位吹笛子的歌友伴奏之外，一位
擅长吹口琴的歌友也参与进来。

几年时间，歌友们越聚越多，如
今已有 60 多人，其阵式相当可观。
就这样，一个以退休居民为主体。植

根于新江湾湿地，充满浓浓草根味的
“湿地歌友会”逐步孕育成形。深受
歌友们尊重、信赖的李阿姨成了歌友
会的“主持”兼“艺术总监”。

东边是树林，西边是小河，一条
道路从中蜿蜒而过的生态走廊，成了
湿地歌友会天然的活动场所。他们
天冷时在朝阳的小广场上歌唱，享受
着和煦的阳光带来的些许温暖；天热
时，歌友们在有树荫遮阳一面临水的
栈桥上歌唱，悠扬的歌声随着碧波荡
漾；风雨天，歌友们就“移师”到一座
木亭上。

歌友们对“歌友会”非常珍惜，尽
心维护，尤其是李阿姨更是倾力而
为。一年到头，只要是双休日，无论
酷暑严寒，或刮风下雨，古稀的她总
是骑着自行车提前到场做好准备，等
候大家的到来。五年多来，从未缺席
过一次。大家只要看到李阿姨在，心
就定了。

一天早上，雨下得比较大，李阿
姨的衣服在来的路上就湿透了，但她
说，让人冒着风雨来了看到没人再失
望地回去，于心不忍啊。

歌友会主要活动是唱歌。他们
坚持主旋律，侧重于经典。开始时，
唱的大都是《春天的故事》、《歌唱祖
国》等老歌，但时间长了总不能一张
口就是“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条

大河波浪宽”啊，他们就从《天天把歌
唱》、《回声嘹亮》等电视音乐节目中
下载比较好听、好唱的歌曲，打印出
来传唱。几年下来，不断积累，曲目
上竟也有了200多首。

说是“歌友会”，其实就是社区退
休居民聚在一起，自娱自乐唱唱歌。
歌友中没有一个是专业的，都是地道
的草根，都只是喜欢唱歌而已。歌友
们把唱歌当作必修课每次必到，作为
自我“陶醉”的一种艺术享受，作为放
飞心情的一种方式。愉悦自己，快快
乐乐过日子，是歌友们的共同愿景。

更有的歌友把唱歌作为精神寄
托，在歌声中冲淡烦恼，送走忧愁。
李阿姨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位。2004
年，老伴因病离她而去，几年间家中
又两经重大变故，真可谓压力山大。
忘情的歌唱，让她走出阴影。还有一
位女性歌友，怎么也绕不开家人中发
生的不快郁郁寡欢，后来跟着老公来
唱歌，随着歌声响起，把什么都甩到
脑后。“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新江湾，小河畔，绿荫映蓝天。
晨风拂柳笛声扬，歌声随风传。天之
涯，海之角，知音相见欢。莫道已是
黄昏时，明朝再相见……”几经接触，
感触良多，笔者不禁按影片《城南旧
事》插曲的旋律诌上几句词，权当一
幅速写，为他们点个赞。

■陆丽彬 文

大四的学长们，你们人生中美好
的大学旅程即将走完，看你们收拾起
行囊，准备着奔向未来，我莫名有些
伤感。

我们因缘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还记得，是你们把我带进了
大学生活，大一报到那一天，你们在
浦东校门口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穿
过人来人往的国旗广场，带着我们去
注册，一路上介绍学校里的风景。你
们可知道，你们的热情和微笑，正是
我们初到电院看到的最美“风景”。
还记得，炎炎烈日下我们整齐地踢着
正步操练队形，你们和辅导员一起陪
着我们，耐心解析我们关于大学的所
有“想象”，为我们揭开了大学的神秘
面纱。还记得，各类社团和学生组织
的纳新招募，让我们眼花缭乱，一时
间不知道何去何从，又是你们不厌其
烦地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因兴趣而结
缘，在此后的相处中，你们又无私传
授给我们很多宝贵经验。还记得，你
们为我们解除学习中的困惑、指点生

活上的迷津；还记得，每次遇见你们
时温暖和关切的询问……点点滴滴，
和你们有关的回忆，在你们即将离去
的这个夏天，一一浮现眼前。

看着你们穿上学士服在教室，在
图书馆，在情人坡，在校园里各个熟
悉的角落拍照。远远的，仿佛看到你
们眼中的不舍，而我心中的失落和伤
感也渐渐发酵。尚在回忆我们有交
集的欢乐时光，一转身才发现离别真
的来临了，让人毫无防备。

仿佛，电院的每一个角落仍然留
有你们青春的痕迹，运动场上仍然回
荡着你们的欢声笑语，教室里仍然有
你们认真听课的身影，图书馆里仍然
有你们埋头苦读的背影，大礼堂仍然
有你们精彩的演出……电院的每一
个地方，记录着你们为梦想拼搏的故
事，而这些故事总是激励我们以你们
为榜样，坚定信仰，不负青春时光，在
电院逐梦远航。

很快，我们就要说再见了；很快，
你们要转战人生的另一个舞台。也
许我们将不复再见，也许我们尚有缘
相聚。无论如何，请记得，在这片美
丽和谐的校园里，始终有一群人默默
祝福你们前程似锦，一切顺利。

（上海电力学院）

■许瀚丹 文

提及故乡，我眼前浮现的是一幢
楼。它坐落在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那
市区与郊区的交界处，是我度过童年的
地方。那幢楼有九层，没有电梯，家住
七楼的我回家时总是气喘吁吁地打开
家门。那是我见过的视野最开阔、景色
最大气的一栋楼房——一栋“山景
房”。我还记得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
一幅很壮阔的画面：下面是几块农田和
几间农舍，时常可见农夫行走田头、浇
水除草的身影；远处近似一片荒野，焦
黄墨绿浅褐等颜色交织着向远方绵延；
最远处，是两座大山，从山脚到山顶，完
完整整的收入眼底。我无法看清山上
的草木，甚至无法辨别山的颜色，但我
可以看到它们完整的形态，威严的气
势，以及泰然不动的沉稳。

阳台是朝东的，每个早晨，红彤
彤的太阳都会在山顶露出半张脸，再
在跳出另一半脸蛋时带来刺眼的万
丈光芒。而许多夜晚，月亮也会羞涩
而娴静地慢慢爬上山头。每月农历

十五，尤其是每年中秋，我和家人不
是守在客厅的电视机前，而是站在阳
台上，静静地等那玉盘般的圆月映入
眼帘，洒下清辉。月亮当主角的夜晚
里，山和荒野，成了最好最美的背景。

初二时我离开那里搬家到市中
心。新的房子更大更美，只可惜开窗
就是另一幢楼房，唯一能瞥见的“外
景”，便是整洁的柏油路和川流不息
的汽车。中秋节，吃着香甜的月饼，
看着精彩的晚会，却在听到“我们一
起看月亮爬上来”的歌时忆到了那栋
老房子，那两座山，还有那些真正看
月亮爬上山头的时光。

妈妈是重庆人。在山城的农村长
大的她，永远记得那些走山路、捡山柴、
唱山歌的日子。在大山里，不见人影，
只闻人声，人为和自然的旋律交织在一
起，成为妈妈脑中独特的“山音”记忆。

攀枝花的山也不少，举目四望，穿
过参差不齐的高楼，便能看见连绵不绝
的山峰。市中心的公园就是以一座山
为主体修建的。公园通过上下坡与石
梯的道路引导游人完成山脚与山顶间

的转换，在中间的平缓地带是游乐设
施，山顶处还有观景的亭台。而路两旁
是未加开发的树林与山坡，走在其中，
真的有行在山间的感觉。公园建成后，
我和父母都很喜欢去那里散步，走在夹
有水泥路的山中，听风掠过树梢，听鸟
儿在林间鸣叫，听不知何处之人在山中
歌唱或长啸。每当这些“山音”响起，妈
妈的脸上，总会现出回忆与满足的笑
容。我想是这里的景、这里的音，让她
的乡愁有了着落与归宿。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
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假期
去走亲戚，小表弟在宽敞舒适的房间
里，吃着苹果，无精打采地读着要求
背诵的诗歌。从他的声音中，找不到
一丝“乡愁”的味道。我不禁想：我自
己的乡愁已经很淡了，那我的下一代
及其后人，生活在日益相同的城市
里，他们还会对故乡有感觉吗？

似乎没有人可以阻止城市规模的
扩张，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止历史前进
的脚步。然而在华灯早已亮过星星的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留住另一
种浓烈稠密、萦绕不绝的东西——乡
愁。那是一条于每个人都不同的道
路，偶然一走，便能从自己脑中的过
去，走向心中的未来。 （同济大学）

■朱海山 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上海刚解
放不久。由于战争的影响，上海这个
城市百废待兴，百姓生活十分贫困。

父亲当时在地处杨树浦的一家
机器厂工作，这是一家官僚资本的企
业，解放后由政府收为国有企业。由
于当时战事重重，企业生产状况不
佳，职工的生活极为拮据。我家的情
况也一样，因邻居家的一场大火殃及
我家，把我家也烧得所剩无几，所以
生活更加困苦。

那时母亲也无工作，家里有哥哥、
姐姐、妹妹和祖母等，全靠父亲一人的
收入度日。当时，哥哥姐姐都已经在
学校读书，我和妹妹还小，在家由祖母
照看。母亲是一位很能干的妇道人
家，常常在做完自家家务事后，还帮人
家洗洗衣服，干一些零话，赚一点小
钱，能够补贴点家用。但那时，我们家
的经济状况真是十分困难。

记得有一年的初冬季节，北风吹
起，我穿的依然还是单衣单裤，父母
亲实在无能力为我们增添冬衣。

有一天下午四点许，家里来了一
位女同志，她身着褪了色的旧军装，

头戴解放帽，手里抱着一件棉大衣，
年龄大约在三十岁上下，看上去很精
神，说起话来也亲切和蔼。

这位女同志来的时候，我母亲刚
巧在家。见了母亲，她作了自我介
绍，说：“我姓闽，闵行的闵，是厂里派
我来看望你们的。”妈妈得知她是父
亲厂里来的，便热情地接待了她。

我们家平时没有什么客人，这天
突然来了这么一位“客人”，我和妹妹
都感到很好奇，于是也在一边听着妈
妈和她说话，尽管我那时人还小，但
是她们之间的对话，我多少还是能够
听得懂一些。

原来，那位女同志是父亲单位里
派来进行家访并慰问的干部，特意给
我们送“补助款”和驱寒棉衣来的。

晚间，父亲下班回家，母亲便把
下午那位“来客”的事情给父亲说了
一下，父亲说：“知道了，听说这个女
同志是从部队里刚转业来的干部，也
是区委进驻我们厂里工作组的成员，
是个共产党员！”“党员！什么党员？”
我在一旁插嘴问道。父亲见我在插
嘴，十分严肃地说：“人家是个共产党
员！是好人！她在厂里就要给我补
助，我没拿，哪知她倒是来了个‘送货
上门’呀！”

听了父亲的这一席话后，我明白
了，也记住了这位姓闵的闵阿姨！


